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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金玲：其实一直有创作的。那时候写《拯救——戒毒所

日记》，我还不是一个标准的编剧，可能还是作为业余爱好在

尝试。后来，就读相关专业之后，给自己定的标准就比较高了，

希望能做得更好。

目前我在拍一个纪录片，关于两位戒毒志愿者的故事。我

的第一份工作在戒毒所，离开以后，偶尔做戒毒志愿者的工作。

这个题材很久之前就想拍摄了，现在经过《武汉日夜》积累了

一些经验，希望能把这个纪录片拍好。

《新民周刊》：当警察的经历，让你接触特别多的社会事

件，朴素、真实，已经成为你创作中的一种底色。创作文艺作品，

必须沉入生活。针对眼下若干浮夸、可笑的影视剧，请谈谈你

的一些体会吧。

曹金玲：我在想我们该如何定义这份“真实”呢？这个“真

实”，倒不是单单指生活层面的，它是一种艺术之真，不由理

性控制。科学、理性，会带给人类经验与知识，可是，人类的

大脑里，还有很大的空间是需要情感去填充的。而满足这种情

感需求的，是艺术。比如有的人爱音乐、有的人爱绘画、有的

人爱影视……作为影视工业的从业者，我们要抓住这一点，从

情感切入。

打个比方。一个水壶，它是不是真的水壶不重要，它咕嘟咕

嘟在炉子上烧着的时候，白色的水汽不断冒出的时候，让人能够

联想到某个事件、某种氛围，从而投射情感，这才是重要的，就

是由事物及人的形式（无论真实与否），引发观众主观上的情感

真实非常重要。“真实”指的不是水壶即水壶，碗筷即碗筷。戏

剧都有一个“假定性”的前提，而只要在这个假定的前提下让观

众感受到有真实的感觉，产生了情感，就抵达了、发生作用了。

《新民周刊》：从警察到编剧再到导演，碰到的最大的困

难是什么？你认为文艺作品的“编导一体化”是最理想的状态

吗？

曹金玲：需要大量的补课吧，这是比较大的困难。

转行前后，我做了一些努力。本硕博的专业，一直在换，

每个阶段，转换起来还是挺累的。博士读美学，几年的时间有

了美学理论的基础，后来国外深造都是围绕《莫尔道嘎》，进

修方法论等等，目标很明确，都是围绕着怎么做出剧本，怎么

拍出这个电影。

待电影拍完，剪完，我重新回想，在导演专业上，我的知

识储备是不够的，还需要不断地去探索视听语言，不断地提炼、

分析，不断地充电。所以今年一年我都在学习、都在补课。有

时候怕自己懈怠，一个人读那种艰深、干涩的专业书籍会读不

下去，还专门组织了研读班、“工作坊”，来的也都是导演、

制片人等等行业内的人，互相督促，围着一起读书、拉片、一

起讨论、切磋。

说到“编导一体化”，这是我的理想状态。我原来当过警察，

养成了一种喜欢做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的习惯，但是当导

演不太容易“万全”，即便预案很多，现场也总有各类突发情况，

让人焦头烂额。这种时候，导演同时是编剧，适配性就更高，

调整起来就更顺畅，省下了合作的时间成本、默契成本。

《新民周刊》：即将在国内公映的、你的剧情片导演处女

作《莫尔道嘎》，讲的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内蒙古，一位伐木工

人与最后一片原始森林的故事。注意到你喜欢写“人”，从个

体的独特命运去探问生活的意义。为什么迷恋“微光”？

曹金玲：主要是打动我吧。这份情感的触动特别强烈，支

撑我和主演、主创团队用几年的时间去完成它，希望这份触动

能通过影片传达给观众。2021 年，《莫尔道嘎》入围了 24 个

国际电影节，获得纽约亚洲电影节最佳影片等 5 个奖项的鼓励，

也荣幸成为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作为一带一路电影周开幕影片。

在很多线上线下与世界各地观众的映后交流中，大家都看到了

这份“微光”，这是作为主创最开心和欣慰的事。我也很期待

今年在国内的上映。

《新民周刊》：接下来想尝试哪些新题材、新类型？

曹金玲：我想尝试的还蛮多的。2022年，可能会拍一部传记片，

也是一次非常大的挑战，我继续努力学习、实践，继续加油。

曹金玲的剧情片导演处女作《莫尔

道嘎》，讲的是一位伐木工人与最

后一片原始森林的故事。

曹金玲曾在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工作

了数年，这段经历促使她创作出了《拯

救——戒毒所日记》。


